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资本的作用＊

胡家勇

摘要：马克思对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和历史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为科学把握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不断追逐
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要素，与之迅速融合，开拓出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组织方式，并演化出
新的资本形态。新形态资本同样具有二重性作用。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化生产的组织方式，
资本所容纳的现代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新发展阶段，要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逻辑发挥好资本的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激发资本活力，同时根据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引导和规范资本的行为，有效抑制其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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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①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进一步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
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②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
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③ 这些重要
论述标志着党对资本的认识进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必将对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一、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

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等
经典著作中，对资本的特性、运动规律、作用和历史使命做了历史的、发展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形
成了完整和科学的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提供了基本理论思维。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抓住了“增殖”这一资本特性，而系统研究资本特性和

运动规律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是在不断运动中无止境地攫取剩余价值或利润，资
本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表现为一种物，但“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④ 资本的本质特性内在地驱使资本成为一个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具有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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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混合体。
马克思对资本的双重作用做了深刻而系统的论述，既指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①又剖

析了资本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和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对“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分析科学而深
邃，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
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
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
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②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充分发挥资本的力量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迪。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首先表现为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奠定了社会
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从底层逻辑来看，资本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界从崇拜的、观念上的
对象转化为现实的需要和利用的对象，它充分、有效地利用世界上已存在的各种生产性资源，唤醒了
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知识资源等各类资源，使它们发挥出现实的生产能力，创造出现实的物质财
富。马克思指出：“资本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不仅能按算术级数，而且还能按几何级数提高生产力。”③

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可以促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加以有效利用：“知识和经验的这
种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的力量。……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
用。……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④

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有一系列内在的机制。第一，资本有一种内在的节约趋势。成本的降低就
意味着利润的增加。出于对利润的孜孜以求，资本总是“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
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也就是说，资本有一种节约的趋势，这种趋势教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
量，用最少的资金来达到生产的目的”。⑤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节约都意味着资源耗费和必要劳动
时间的相对减少，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二，资本能够激励创新。资本的生产主
要表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基于
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既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又扮演“创新者”的角色，不断激励科学发现和技术
进步，并把它们并入到现实生产过程之中，转化为资本自身的力量。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
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⑥第三，资本会驱使各类生产要素不断流动，使资源配置处于动态优化状态。
“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⑦也力求超越时间界限。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资本
会对各类市场信号（不仅仅是价格信号，还包括消费者潜在偏好等信息）做出敏感的反应，不断打破
地域、产业、时间和国界等的限制，从低效利用领域和使用者手中转向高效利用的领域和使用者手
中。资本在不断流动中形成了聚集和扩散效应，深化了社会分工，形成了生产网络，获得了规模经济
和范围经济的好处。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不仅表现为通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奠定物质基础，而
且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本身。第一，资本促进了社会消费的增长，不断发现新需求、满足新需要。出
于对利润的追逐，资本总是寻求一切办法去探寻潜在需求，刺激社会消费，不断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
务、不断挖掘物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不断赋予使用价值的新形态，从而不断满足人的新需要。人
的内在需要的发现和满足，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形式和原动力。马克思指出，资本“发现、创造
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
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⑧第二，促进社会交往，使社会交往日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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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并变得丰富多彩。交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交往是确认和实现人的“类”本
质和社会性的基本方式，因而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频率的提高、交往
形式的多样化、交往层次的加深，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了
交往的两种形态：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物质交往是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动和能力的交换，精神
交往则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人们之间思想、观念、理论、风俗、习惯、感受和信息的交流。资本推动
交往手段和形式的革命性变化，也促使交往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物质产品、劳动力、思想、知识、信息、
数据的流动冲破地域、民族、国界的限制，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随之发生革命性变化。“某一个地方创
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在交
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
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②迄今，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大的交往手段革命：第一次发生在农业社会，
主要标志是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第二次发生在工业社会，主是标志是以铁路和电报、电话的
发明和应用为核心的交通和通信革命；第三次发生在当代正在成型的信息社会，主要标志是计算机
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的交往范围极大扩展，交往程度日益加深，信息流动越来越快
（李素霞，２００５）。在后两次交往手段的革命性变革中，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在促进相关技术发
明的同时，把它变成了现实的、可以简单灵活运用的交往手段和工具。第三，资本为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创造物质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资本为实现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
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
上都是全面的。”③“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论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他指
出：“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
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④而资
本“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
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⑤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精
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人们已经摆脱了物质需要和肉体需要方面的羁绊，能够自由地从事娱乐性、
创造性、探索性甚至冒险性的活动，以寻求身心的愉悦；能够自由追求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在优美的
环境中陶冶生活，实现自身与自然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统一；能够自由追求人的价值实现，把自由、
交往、尊严、公平、正义、政治权利作为自身内在的、现实的需要。
在清晰认识到“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还要清晰认识到资本本性所内在生成的消极作

用，对资本秉持一种客观的、全面的、辩证的态度，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资本的本性是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不断追求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是资本的目的，其他一切实际

上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的决定目的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
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
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
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⑥ 但是，支撑人类生活的基础却是使用价值，是现实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这样，资本运动的目的和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有可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资本作为社
会生产和资源配置主要组织方式的经济体制或社会形态中都是存在的。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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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局限性在于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本身就构造了人与物、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深刻矛盾，从
而阻滞甚至破坏了社会再生产循环，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资本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行为规律是现代经济社会诸多弊病的重要根源。第一，一旦存在可能

性，资本总是会力图摆脱现实生产过程、越过“使用价值生产”而直奔价值增殖（Ｇ—Ｇ′），这就不可避
免地会造成经济的金融化、虚拟化和泡沫化，形成经济波动周期，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资本利用
自身在各类生产要素中的优势地位，特别是相对于劳动力的优势地位，攫取其他要素所有者，特别是
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实现资本的迅速积累，造成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需求不足，进而
破坏宏观经济循环。托马斯·皮凯蒂（２０１３）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扩大
的内在趋势，认为其根本力量在于：由于资本的强势作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
其他资本收入）从长期看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社会持续分化。第三，侵害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
的利益，将他们的一部分收入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商业和投资欺诈连绵不
绝、花样翻新，资本掠夺消费者、大资本攫取小资本和普通投资人的现象层出不穷。爱德华·巴莱森
（２０１７）比较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美国历史上的商业欺诈手段，以及欺诈所引发的收入和财富再分
配，指出：１９世纪以来，从一家试图出售几块位于俄亥俄乡下或密西西比河谷亚祖河地区地皮的地
产公司的股份，到镀金时代经营某些热门领域生意的企业的股票，欺诈者先是激起公众对新的赚钱
方式的渴望，再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个充当欺骗载体的特定企业，一旦喧嚣吸引了足够的投资来
抬高土地价格或目标公司的股票的价值，他们就抛售自己的资产。第四，通过垄断获取利润。一旦
取得垄断地位，资本就可以轻松获取超额利润。为了取得垄断地位，资本会不断地扩大规模，使自己
长成“资本大鳄”，而资本积累和信用是资本扩张的两个基本杠杆。当然，生产集中和规模扩大可以
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还能促进创新，但一旦资本利用垄断地位和市场势力来排除竞争
和攫取利润，它就走向了社会生产良性发展的反面。
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的权力和影响力会随之扩大，并超出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意识形

态和社会舆论等领域延伸，目的依然是绕过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环节，而通过非经济领域的运作
和操纵来参与社会再分配，轻松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资本影响乃至腐蚀政治是资本权力扩张的一
个重要表现。约翰·沃利斯（Ｊｏｈｎ　Ｊ．Ｗａｌｌｉｓ）提出经济腐败（ｖｅｎ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的概念，意即资本通过
腐蚀政治程序来追求资本利益。“当经济腐蚀政治时，就会发生经济腐败”，①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有
效的政府形式来抵制资本本性所滋生的经济腐败。贿赂和政治献金是经济腐败的典型形式，通过贿
赂和政治献金，资本可以换取政府控制的多种资源和机会，包括公共资源（如公共自然资源、公共服
务、公共财产）、由政府权力派生的垄断经营权、免于或逃避政府规制的约束和法律的制裁，甚至影响
政策制订和执法司法，借以通过非生产的途径获取利润和超额利润。经济腐败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
一直存在，“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美国参议院大厅这个神圣的场所，也不时会有装着现金的信封
游荡其间。”②“资本大鳄”试图通过操纵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和公众生活而获取利润的内在倾
向尤为强烈。以美国科氏工业集团（Ｋｏｃｈｌａｎｄ）为例，该集团横跨从原油开采、炼化、贸易、管道运输、
农业和畜牧业、金融服务、道路沥青到婴儿纸尿裤、纸质餐具、树脂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电子元件和
医疗器械等广泛领域，在其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不断资助政客和舆论，并利用各种基金会、媒体节目、
智库、科研机构去影响大众，借助资本腐蚀政治、官僚和社会舆论，对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的税收、节能
减排、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一个能够左右美国经济和政治的隐秘商业
帝国。值得关注的是，科氏工业集团对教育和科研机构进行了大量资助，造成了美国社会严重分裂
的价值观和政治生态。在资本与政治互动过程中，科氏工业集团获得了持久的政治和舆论影响力，
并借助这种影响力收割了惊人的商业利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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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向政治、意识形态、舆论和公众生活领域渗透，并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表明现代社
会资本事实上是作为一种“总体性权力”而存在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仅仅理解资本的增殖逻辑
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理解资本的权力逻辑，以及资本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这样
才能勾画出清晰的资本运行全景图。从权力的角度看待资本，马克思已有深刻的论述，指出：“工业
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①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的权力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
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②“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③ 资
本之所以能演化为一种“总体性权力”，在于资本最初和最基本形态是货币，而货币具有跨越或穿透
一切障碍的神奇魔力，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④和“发达的生产要素”。⑤

马克思指出：“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
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把一切纽带解开和联结在一起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
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黏合剂；它是社会的化合力。”⑥从这个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需要有效约束资本在经济领域以外的权力，防止资本跨越界限的权力，而使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
改善人民生活的轨道上充分发挥作用。

二、技术和产业变革中的资本新形态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总是力图追逐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要素，与之迅速融合，开拓出新产品、新
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组织方式。资本具有高度灵敏的触角和嗅觉，能够率先发现新知识、新技术和新
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和应用前景，并把它们与现有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起来，并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
将产业结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对于资本吸收和利用新知
识、新技术，马克思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被吸收在资本当
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⑦“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
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⑧迄今发生的四次工业革命就是资本吸
收和利用新知识、新技术，推动产业变革的生动例证。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
志，而在从水力和畜力向蒸汽动力演化的过程中，在资本、技术、劳动、自然的四角关系中，资本起到
了“指挥棒”的引领作用（蔡华杰，２０２２）。由资本推动的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又带来了铁路等行业的大
发展，“可以说，铁路是随着蒸汽机的诞生而出现的一种运输方式”，⑨从而推动人流和物流的加速和
空间的拓展，使人类生产和生活发生质的飞跃。
不仅如此，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复杂化，资本的形态和组织方式也在迭

代和进化，不断出现新形态的资本。股份资本就是资本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而诞生的一种资本形
态和组织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使资本潜在的适应生产社会化的性质显露
出来，从而释放出资本聚合资源、突破规模限制和容纳新生产要素的巨大能量。马克思充分肯定了
股份资本对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意义，他以铁路的修建为例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
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
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⑩股份资本一经产生，在随后的技术和产业革命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最完善的形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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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资本是资本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次重要蝶变。第三次技术革命又称为“信息革命”，诞
生了晶体管、半导体、计算机、控制器、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催生了计算机、软件、通信以及生物技
术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这些技术和产业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资本出于内在本性，竭力追逐、吸收
和利用这些新技术，衍生出风险资本这一新形态。风险资本勇于承担风险、能够宽容失败，这些对于
创新和创新者都是至关重要的，非常符合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成长规律，推动了技术和发明迈向新的
前沿。并且，风险资本吸引了大批专业人才，利用人力资本优势，能够探查和筛选出优质的投资项
目。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网络技术及生物技术等在形成新兴产业的过程中，都得到过风险资本
的大力支持。风险资本不仅提供难得的初创资本，还是技术的孵化器，为科技成果、创业企业家和金
融资本三者有机结合提供了纽带。从仙童公司到英特尔公司、数字设备公司（ＤＥＣ），再到雅虎、亿
贝、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等高科技公司，它们创业和成长过程中都伴随着风险资本。生物技术产
业也是如此，圣迭戈生物技术公司２８．１％的初创资本来源于风险投资机构和其他机构性的私募
投资。
值得强调的是，政府资本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种重要资本形态。除了信息技术上的突破

外，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实现了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
的突破，政府资本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重大技术创新和基
础设施的支持和组织，这在美国较为典型。一是政府资本资助军用技术和高校科研，推动了信息技
术和计算机、互联网等产业的发展，第一台电子计算机ＥＮＩＡＣ就是美国军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
项目的成果，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也依赖于政府资本对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巨额投入。二是政
府资本在构建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直接资助建立了一系列
因特网交换点和网络接入点，推动了区域性计算机网络的形成。政府资本还大力资助高校的科研工
作，实现了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积累，使技术进步获得持续动力。三是政府资本组建研发基金，如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生物技术基金，通过基金的形式扶持新技术的研发、商业化及新兴产业的发展。

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通过基金代理机构对基础科学研究与临床研究进行资助，推动原创技术和核
心技术取得突破，形成先发优势（杜传忠、曹艳乔，２０１７）。
目前，人类已经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颠覆性技术、新生产要素和新生产组织形态已经出

现并加速演进，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方兴未艾。数
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包括数据、算法和算力。数据正在成为新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数据驱动正
成为新的增长和发展“范式”。但是，少量、分散、无序、没有定价和无法交易的数据价值密度低，实
际或应用价值也很低，只有经过算法的抓取、加工和处理后形成的结构化数据集合，才具有高市场
价值，才能转化为宝贵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因此，在原始数据的收集和加工处理过程中，算法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就成为数据价值转化和实现的关键与核心，进而成为决策的依据（李丹，２０２１）。不仅
如此，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算法实现过程已不再依赖于人类知识的表述。基于大量数据或
案例，算法可以通过自我学习自动抽取特定规则”，①这就凸显出算法作为人类社会数字环境新规
则的重要性。而算力则是与数据、算法相协同的数字经济的基本元素，是类似于水、电、气一样的
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社会复杂性的快速提升，
推动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算法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数据存储、计算、传输、应用的需求急剧
上升，对算力规模、算力能力等需求随之快速上升。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一旦有新技术、新要素
出现，资本就会迅速感知、发现、追逐和融合它们，开拓出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生产组织形式。资本
追逐数据技术并与之融合，形成了囊括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数据资本。数据资本是数字经济时
代出现的一种全新资本形态。

数据资本对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整合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第一，数据资本驱动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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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进而驱动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快速而广泛地流动，使经济社会更富灵活性、弹性和适应性，使
之联结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有机体。第二，数据资本深刻改变了市场结构和消费者决策模式。在传统
市场上，受制于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和信息成本约束，复杂的信息往往被压缩成简单的价格信息，以
方便市场主体的选择，但这个过程过滤掉了个人偏好、产品质量和供应商信誉等许多重要信息，许多
有价值的细节被消除掉了。因此，依据价格信息作出的决策或选择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糟糕的。

在数据资本驱动的市场上，“参与者不再被围绕着价格的信息的潺潺细流限制，他们的目标是全面传
达关于个人偏好的所有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①也就是说，在数据资本驱动的市场上，消费者选择
参数的完备程度发生了质的提升，这从网络购物行为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消费者网上购物，价格
仅仅是若干选择参数之一，除此之外，还要看过往的评价、商家信誉、产品花色和样式、送货时间、售
后服务等诸多重要细节，基于比较完整的信息所作出的决策会更符合个人偏好，也提升了市场主体
的选择自由度和市场交易效率。因此，在数据资本支撑和驱动的市场上，“数据是市场车轮的新型润
滑剂，可以帮助市场参与者找到更好的匹配选项。”②第三，数据资本赋予金融资本以更大的影响力
和控制力。与其他传统资本形态相比，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生活本来就具有更大的渗透力和影响
力，是高能量资本。当数据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金融资本便借助数据资本的网络效应和智能化，
施展出更为强大的资源聚集、配置和控制能力，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

数据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几乎同时催生出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典型例子就是平台经济的
出现和快速成长。平台经济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区块链等
数字技术，将众多的生产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聚集在一起交易，借助高密度信息的高速流动，扩大参
与者的搜寻范围和效率，降低搜寻成本，拓展选择空间和提高匹配效率，进一步挖掘出规模经济、范
围经济、多边市场的潜力和好处。数据是数字经济的“石油”，没有数据也就不会有平台经济，大数据
分析是平台经济的关键性元素（黄益平，２０２２），因此，数据资本也就成为平台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和
基本驱动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在技术和产业变革中能够持续焕发出巨大的力量，并不断衍生

出新的资本形态。新形态资本吸收和容纳技术和经济组织形式的新发展，充分显示出资本的历史
进步作用。但无论哪一种新形态资本，由于资本的本性，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
面的作用，造成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经济社会后果。前面提到，股份资本适应和促进了生产规模
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一功能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包括股份资本在内
的金融资本也为资本跳过使用价值和财富生产环节而直接攫取价值提供了便捷手段，打开了方便
之门。金融资本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断催生出各种衍生工具，借助于自我扩张和自我循环机制，

直接占有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和劳动者的收入，导致经济的虚拟化和资本循环脱离实体经济运
转。风险资本也一样，一方面，它吸收、容纳和分散了创新过程的风险，刺激了前沿技术的发明和
商业化，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也会累积和隐藏大量风险，甚至演化出“黑天
鹅”和“灰犀牛”事件，若未能及时有效地加以释放，就会导致经济泡沫和经济动荡，甚至诱发经济
走向萧条通道。２０世纪后十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就是一个例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网络科技迅
速发展，风险资本趋之若鹜，许多网络公司并没有创造出真实的业绩，甚至依靠大量消耗资本金来
维持运营。随着互联网泡沫越吹越大，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代表新兴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翻了五番
多。２０００年，科技和互联网泡沫开始破裂，纳斯达克指数一路下跌，酿成了美国证券史上最严重的
股灾之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本借助信息通信技术、网络效应（消费网络、生产网络、创新网络等）和人
工智能，信息流动速度、范围和精准性都大幅度提高。与传统形态的资本相比，数据资本的影响力和
控制力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这既成倍放大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又大大助长了资本的消极作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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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积极作用前面已有所论述，从消极作用方面来看，第一，数据资本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
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相对于资本的“清晰度”显著提高了，同时越来越多
的劳动者被“去技能化”（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而工程师、科学家、管理者、设计师等的技能却成了垄断性的技
能，且“被完全吸收为资本的权力”，从而使“资本获得了对劳动过程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完整的控制
权”。① 马克思曾分析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劳资关系的演变，并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转变
为“实际上的从属”来描述这种关系的演变。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对资本、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实际上
的从属”事实上被大大强化了。第二，数据资本的垄断势力明显强于传统资本。数据资本往往占据
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和高增殖环节，率先进入新兴产业部门，通过网络效应、算法和先占优势而拥
有强大的市场势力，能够快速形成垄断地位，攫取垄断利润。平台资本作为数据资本的一种典型形
式，具有聚集和辐射生产和消费的强大能量，网络效应和垄断势力巨大，“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不
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已然成为大型平台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惯常手段。第三，数据资本利用现代数
据技术侵占消费者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自有其阴暗面”，②数据资本利
用大数据和算法等先进技术手段攫取利益和影响力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以算法技术为例，毋庸置
疑，算法作为挖掘数据价值的基本方法，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数据资本为了自身利益和影响力会不正
当使用算法技术，导致“算法歧视”“算法合谋”“深度伪造”“数据投毒”“信息茧房”“隐私泄露”，以及
无处不在的“数据黑箱”，资本驱使下的算法应用已经引发了歧视性风险、责任性风险、误用及滥用性
风险等三大风险（贾开、薛澜，２０２１）。

三、按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引导和规范资本的行为

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战略安排，我国已经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新征程，同时要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历史条件下，必须按照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
辑来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力量，提供了一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
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③１９８４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
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
件。”④这说明各种形态的资本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对于资本的存在理由及其积
极作用，可以从它在激励创新、繁荣市场经济、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参与国际竞争等重要方面加以
把握，但还有一个需要提及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角度，那就是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
内仍然是剩余劳动转化为积累并投入到社会扩大再生产之中的有效载体和工具，是驱动经济增长的
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
在经典作家那里，剩余劳动，即超过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

式所共有的基础”。⑤ 恩格斯明确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的生
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
基础。”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通过雇佣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并由资本吮吸，其中一部分转
化为积累，进而转化为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循环之中，驱动社会扩大再生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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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资本运动提供了社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一种机制。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用于扩大再
生产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剩余劳动依然是必需的和现实存在的，但不会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而
是从社会总产品中直接扣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三项扣除中，后两项实际上就是对
剩余劳动的直接提取，即“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
金或保险基金”。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设想未来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剩余劳动也就不会经由资
本和剩余价值等“曲折”途径形成积累并投入扩大再生产和公共需要之中。但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
充分发育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就是组织、
吸取和凝聚剩余劳动进而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资本履行着积累、形
成可投资资源并使其流向生产领域和实现动态配置的重要职能。不仅如此，一旦资本履行着这样的
职能，它就会把千百万人的智慧，特别是企业家才能调动起来，动员到创造社会财富的轨道。当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并不是组织、吸收和转化剩余劳动的唯一手段，国家作为公共利益和社
会整体利益的代表，也会通过多种形式，如税收和公有企业利润等形式，直接提取剩余劳动用于扩大
再生产和公共需要，这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
区别。

（二）把资本的运行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内
我们正在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中国

式现代化具备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不断发育、
不断完善并趋于成熟的过程，是一曲“市场经济的凯歌”。②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机会竞相开放，
现代产权制度和法治逐步健全，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全国统一和广阔的市场形成，市场竞争充
分展开，生产和消费呈现螺旋式上升；企业家队伍快速成长，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逐步成型，如有效保护产权（包括发明和专利权保护）和反垄断；
等等。中国式现代化从一个重要侧面看也是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目标是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胡家勇，２０２２）。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出发可以看出，在
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具有广阔的作用空间，同时也要受到政府治理的严格制约，保持活力和秩
序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包括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有为政府的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等。
这些都是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和有效抑制资本消极作用的基本力量，能够确保资本始终在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所确定的基本框架内有序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过程中发挥好资本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有着显著不同，其理论结构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为复杂一些，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共有规律，诸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等，而且还
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律”；③“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
防范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④ 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律”“有效防范主义
市场经济的弊端”都与社会主义对资本行为的科学引导和有效约束密切相关。对于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⑤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
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⑥ 这说明，在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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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以人民为中心，在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消除以资本为中心所
酿成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

（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引导和规范资本行为
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现代化和“中国式”这个定语，从根本上勾画出我国资本运行

的基本逻辑和框架，由此，引导和规范资本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发挥竞争引导和规范资本行为的作用。既然是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首先
就应该充分利用竞争的力量来激发资本的活力和抑制它的消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竞争
理解为“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① 竞争能够激发出资本开拓生产新境界的巨大潜能，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指出：“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在供求关系日益复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背景
下，涌现出很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往往不是政府发现和培育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是市场
竞争的结果。”②同时，竞争作为价值规律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能够形成相互对抗的力量抑制
资本的消极行为，比如潜在的竞争能够抑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竞争对手具有披露生产的技术条件、

真实成本以及质量细节等信息的内在冲动，这些都便于消费者做出合理的选择，很大程度上缓解资
本本身所固有的弊端。马克思曾提出“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③的伟大设想，可以想象，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因此，新发展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通过加快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消除行政性垄断和数字技术容易形
成的经济性垄断等措施，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发挥竞争激发资本活力同时又抑制其消极行
为的作用。

第二，处理好各种形态资本的关系，让公有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发出“普照的光”。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资本，而最重要的两种资本形态是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处理好这
两种形态资本的关系，就能从根本上建立起发挥好资本作用的重要机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明确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
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
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④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国有资本的分布领域做了清晰的界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
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
重要前瞻性战略性行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⑤可见，国有资本在各类形
态的资本中居于主导地位，表现为控制国计民生领域和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形成经济社会发展
和公众福利的骨架，带动和引领其他形态资本健康运行（胡家勇，２０１６）。

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一种社会形态中各种生产关系的相互地位，提出了“普照的光”的理论，指出：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
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⑥马
克思的“普照的光”的理论具有深邃的洞见，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完全可以按照“普照的光”的理论和
实践逻辑科学把握。也就是说，在国有资本“普照的光”的照耀下，非公有资本的性质和行为会发生
重要改变，我们完全可以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些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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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７页。马克思还指出，资本的实现过程“表现为各
资本以及其他一切由资本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相互作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６０页。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８２－８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９０－３９１页。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１页。



上，让各种形态资本的优势和力量竞相迸发，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第三，防止资本向非经济领域渗透，尤其要斩断资本与权力的勾连。前面已经提到，出于本性，

资本有绕过使用价值和财富生产而直接攫取价值的内在冲动，通过获取社会关注度、影响力和操控
力来实现价值、利润和收入引流甚至侵占就是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当资本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向
公众舆论、新闻媒体、公共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等领域渗透就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数字经济时代，
资本向非经济领域渗透有了更加便捷的手段，例如，资本按照自己的意志，借助算法控制、平台渗透、

舆情干预、境外操纵等方式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甚至提供虚假信息（方旭，２０２２），以吸引社会注
意力，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价值观，借此引导和控制社会需求，实现资本利益。值得注意的是，
数字经济时代，金融资本、科技资本和数据资本的结合，可能会形成“超级资本”，“超级资本”拥有“超
级权力”，会越过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扩张，形成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权力。“超
级权力”必须运用政治的力量加以抑制，以保证资本始终运行在健康的轨道上。
斩断资本与行政权力的勾连是规范资本行为、消除资本消极影响的重要环节。资本权力和行政

（政治）权力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项最大权力，二者的勾连会严重扭曲经济社会秩序，形成巨额的
结构性租金，造成巨大的破坏力。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要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
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①这为新时代规范资本行为指明了重要方向。
第四，运用法治的力量规范资本行为。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

是法治经济”。② 法治能够确定明确的行为规则，形成稳定的预期，能够从制度层面塑造资本的行为
和行政权力的运行。在美国市场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进步时代”，随
着大公司的崛起和“资本大鳄”的形成，垄断势力对市场竞争的损害越来越明显，《谢尔曼反托拉斯
法》（１８９０）以及《克莱顿法》（１９１４）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１９１４）就是这一时期美国的重要立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用法治规范资本的行为，当前有两个着力点：一是强化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实施。对各类产权进行有效而公平的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竞争发挥作用的前提，中央一再
强调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权益、保障契约的执行，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依法保护产权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案。二是加强《反垄
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和执法力度。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垄断新形势，２０２０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强调“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
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③

２０２２年修订并实施的《反垄断法》增加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条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
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２０１９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
法》，强化了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力度。总之，引导资本健康发
展，规范资本行为，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最终要依靠法治的力量。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９２—

胡家勇：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资本的作用

①

②

③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５月１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人民

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９日。



　 　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马克思，１８６７：《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中译本。

马克思，１８８５：《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中译本。

马克思，１８９４：《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中译本。

习近平，２００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福建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２０２１：《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

习近平，２０２２：《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第１期。

习近平，２０２２：《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第１０期。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爱德华·巴莱森，２０１７：《骗局：美国商业欺诈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中译本。

托马斯·皮凯蒂，２０１３：《２１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中译本。

蔡华杰，２０２２：《技术选择的逻辑：以蒸汽机崛起为例》，《经济思想史学刊》第２期。

杜传忠 曹艳乔，２０１７：《金融资本与新兴产业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１期。

方旭，２０２２：《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的运行机制、表征及风险防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３期。

胡家勇，２０１６：《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经济研究》第７期。

胡家勇，２０２２：《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第３期。

黄益平，２０２２：《平台经济：创新、治理与繁荣》，中信出版社。

贾开 薛澜，２０２１：《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算法治理的新挑战》，《清华管理评论》第４期。

李丹，２０２１：《算法歧视消费者：行为机制、损益界定与协同规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２期。

李素霞，２００５：《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人民出版社。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Ｕ　Ｊｉａｙ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ｒｘ　ｍａｄ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ｃｈａ－
ｓ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ａｐｉｄｌｙ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ｎｅｗ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ｎｅ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ｄｕａｌ　ｒｏｌｅ．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ｙ．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ｌｌ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　ｉｔ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Ｇｒｅａ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李仁贵）
（校对：何 伟）

—０３—


